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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一个失败浪

摇摇航班延误，回到家已是半夜员圆点。
摇摇为了一个版权纠纷案，出差海南一周，回到家里依然
十分兴奋。昨天的一场法庭辩论，尽管很难保证一定胜

诉，但我对自己的表现还是打了满分的。至少在我员园年
的律师生涯中，这是一场非常值得留恋的法庭辩论。

摇摇我随手拿起桌上的一本书，翻了翻内容，书中一行斗
大的标题跳入我的眼帘———“你不理财，财不理你”，这

句话倒挺有趣，我把书翻到封面，题目是：“钱生钱”，作

者是一个名叫“应健中”的家伙。我知道他以前是证券

市场的风云人物，想不到现在写起书来了。看来多空转

换真是快呵。

摇摇夜深得连我自己的呼吸声都听得见。家人已经入
眠，而我睡意全无。于是，泡上一杯龙井茶，打开电子信

箱，查看今日有无新邮件发来。

摇摇我这要命的手提电脑，老掉牙了，装的还是 宰蚤灶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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凿燥憎泽怨缘软件，悦孕哉还是“奔员”的，而如今已到“奔猿”时代
了，听说明年还要推出“奔源”。这电脑“嗞、嗞”鬼叫似
地叫了好几下，才勉强上了网。

摇摇打开 韵怎贼造燥燥噪耘曾责则藻泽泽，收件箱显示有三封新邮件。
于是，我驾轻就熟地把它们一封封打开。

摇摇第一封是一家房产商的广告邮件。“垃圾邮件。”我
轻轻地骂了一句。忽然，网络连接断了。常言道，人有悲

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上网的“猫”突然掉了线，此事古

难全啊。

摇摇继续点击“连接”，烦人的“嗞、嗞”声再次响起，愈发
显得午夜的宁静和空旷。第二封新邮件终于跳了出来，

是网上书店来的，通知我要的《版权法大全》已经汇出，

请查收。“混蛋，官司也收尾了，书才刚寄出”，我自言自

语了一句。要命的连接又断了。

摇摇算了、算了，不收了，这台电脑该淘汰了，下一个官司
赚了钱，一定添一台最新式武器，法庭上也好扎个“台

型”。

摇摇一周未回家，书桌上已堆满了一大叠报刊杂志，足有
一尺高。我随便翻翻，慢慢已有了倦意。

摇摇但一想到还有一封邮件未看，心里总觉得有件未了
之事。万一这封新邮件能带来一个大机会呢。如今生意

不好做，律师行业竞争也激烈，大生意往往就是在不经意

之中揽到手的。只好让“猫”再辛苦一趟了。很快，显示

屏上跳出这样一行字：

摇摇殷律师：您好！
摇摇摇摇摇好几次打您手机，未开，今有急事找您，接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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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后，请速打我拷机，号码为缘愿愿愿愿———猿源怨缘苑猿。
冷雪燕

摇摇谁是“冷雪燕”？这名字好像有点熟。平时接触的
朋友中似乎有这名字。忙打开商务通，查通讯录，在姓

“冷”的栏目中寻找，但跳出的是“未输入”字样。

摇摇平时只要与我认识，有业务联系，就算是打个照面，
我也要将其通讯方式详详细细记录下来。干咱这行，就

是靠朋友来建立业务联系的，不放弃一丁点的机会，哪怕

是一面之交，或许缘年、员园年后能做成一笔大买卖。
摇摇这“冷雪燕”，肯定是朋友的朋友关系。朋友的朋
友，也是朋友啊！

摇摇一看表，乖乖，员点员缘分了。不知道这位冷雪燕是
女士还是小姐，这么晚了，打过去合适吗？

摇摇当日事，当日毕，这已成我的职业习惯。再一看，邮
件是猿个小时前即员园：员缘发出的。说是急事那肯定越快
越好。当事人就是这样，平时赚了钱没人找律师，遇麻烦

了，甚至要命了，十万火急找律师，付多少钱都愿意，这种

事见多了。

摇摇回电！若不回，一件事没办好，也睡不安稳。我迅速
拿起了电话。

摇摇打拷机过去，过了猿分钟电话就过来了。
摇摇“殷律师吗？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您，您还记得我
吗？半年前，在证券公司谭荆生总经理家里见过您，我叫

冷雪燕。”电话那头声音甜甜的，但还是听得出是一个介

于小姐与女士的边缘人物，一个成熟的女性。

摇摇我本能地“哦、哦”了两声，并没想起这位叫冷雪燕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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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人。

摇摇“殷律师，谭荆生出事了。”此时电话那头声音有点
焦虑起来。

摇摇“啥事？有那么十万火急吗？”我还是再努力勾勒着
电话那头那个女人的模样。

摇摇“谭荆生给抓进去了。”
摇摇“什么时候抓进去的。”
摇摇“个把月了。”
摇摇“犯什么罪了？”
摇摇“前几天传出消息来，说什么玩忽职守、贪污、受贿、
挪用公款，罪名挺大的。”电话那一头的声音越说越轻，

像是身子软下去的样子。从声音中感觉到她有一种恐惧

感。

摇摇“数额大不大？”出于职业本能，我习惯性地提出数
额的问题。经济犯罪案件，这玩钱的金额往往与定罪量

刑成正相关关系，或成正比。

摇摇“数额不太清楚，但据里面传出的话来，这数额可判
死罪。”说到这儿，电话里的声音明显带着哭腔。

摇摇“有那么严重吗？”此时，我才从潜意识中跳出电话
对方的她的模样：一副瓜子脸，说话时一副美目盼兮的样

子，甚为动人。

摇摇“殷律师，这犯死罪的金额为多少？”她先发制人向
我提出问题。

摇摇“这个问题几句话说不清楚。咱们国家的法律，不
同阶段标准是不一样的。就说杀头吧，也有个成本啊，三

四十年前贪污两三万元钱算大贪污犯，可判死罪的；如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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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百多万没枪毙的也很多。”

摇摇“是吗？那他还有救吗？”她说此话时有点自言自
语。

摇摇我说到这儿有点不耐烦，快半夜圆点了，还在做免费
法律咨询啊。

摇摇我问道：“那么晚了，你直接说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”
摇摇“啊呀，我急得有点稀里糊涂了，谭荆生在里面带话
给我，一定要我请一个既懂刑事辩护，又懂证券的律师。

他第一个点名的就是您。”此时电话那头的声音有点恳

求。

摇摇“是吗？我最近很忙，不一定抽得出时间。”我心里
想，现在律师行当中最不愿干的就是这刑事辩护，吃力不

讨好，而且收益极低。

摇摇“殷律师，求求您了，谭荆生带话给我，要不惜一切
代价请到您，请您千万别推托。”她的抽泣声从电话听筒

中传来。

摇摇“这样吧，时间不早了，电话中好多问题谈不清楚。
你明天下午猿：园园到我办公室，我留给您的时间只有源园
分钟。我接待你。”

摇摇“那太谢谢您了。”对方恋恋不舍地放下电话。
摇摇一看表，圆：员园，睡意尽消。
摇摇谭荆生，你这老兄怎么也走到这一步了，真的没想
到。

摇摇我和谭荆生相识快员园年了，尽管没发生过正规的业
务联系，但我们还是比较熟的。虽说不上是哥们，但有事

还相互给个面子，有所照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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摇摇谭荆生是员怨怨园年来闯上海滩的。当时上海准备建
立证券交易所，要发展内地的金融机构成为交易所的会

员单位，并允许外地金融机构到上海设证券营业部，谭荆

生就成了第一批淘金者。

摇摇我是通过大学同室的同学认识谭荆生的。他们两人
是中学同学。同学的同学理所当然就成了朋友。谭荆生

的中学同学分配去了北京，上海滩上的事情，谭荆生就都

来找我了。我那时之所以很热心地帮助谭荆生处理大大

小小的杂事，说老实话我是有点私心的。那时，我刚做见

习律师，理所当然要找业务，在有限的社会资源中，我瞄

准的是谭荆生口袋里的钱。当然，如果谭荆生聘我作公

司的法律顾问，这样我就有业务了，我就有收入了，我就

有了开天辟地的第一家生意。

摇摇直到有一天，我瞅准一个机会，终于鼓足勇气去拉这
一笔生意。当时的对话一直刻骨铭心，毕竟这是我律师

生涯，甚至是我人生经历中第一次推销自己，拉第一笔生

意。

摇摇“谭总，短短几个月，眼看着您从无到有在上海滩竖
起了大旗；客户也从无到有，开了好几百户户头，存款也

好几千万了，真为您高兴啊。”我还是在他面前第一次说

恭维的话。

摇摇“多亏您帮忙，我们以后得好好谢谢您。”谭荆生的
话听起来让人舒服。

摇摇“有一件事，我不好意思开口，你看着能办就办，不
能办也别勉强，以后再办也行。”事后我为说出这句话而

后悔了好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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摇摇“我也是爽气人，你尽管说吧。”话说起来是肯定的，
但语气却开始打格愣了。

摇摇我红着脸将小律师、新律师开展工作如何困难，想让
谭总给我一个名分，聘我当法律顾问的意思像竹筒倒豆

子，一股脑儿地全端了出来。我甚至将聘请法律顾问的

合同也拿出来让谭荆生过了目，上面详详细细列有收费

标准，双方权利义务等条款。

摇摇看完合同书，谭荆生开始皱眉头了。“这个、这个
吗，不瞒您说，殷律师，我的日子实际上不好过。到上海

滩闯荡，公司给的只有开办费员园万元钱，外加一纸批文，
立下军令状，钱靠自己去挣。别看存款有几千万，但这是

客户的钱。公司目前利润还没有，开办费已经用得差不

多了，这事现在有点难度。”

摇摇“您看能通融一下吧，我也是第一次求人办事。”此
时，我脸涨得通红，尽管以后员园年我在上海滩上还混得
有头有脸，案子还捡大的做，但第一次被拒绝的尴尬仍然

历历在目。当时无地自容的情景在我的潜意识中打下了

深深的烙印。那种强烈的自卑感，使我今生没齿难忘。

摇摇看我这副窘境，谭荆生给了我一个未来肯定式：“你
刚才说得很好，来日方长，后会有期嘛。能办就办，不能

办以后再办也行，我谭荆生以后日子好过了，要办的第一

件事，就是请您殷先生作我们公司的法律顾问，费用肯定

从优。”

摇摇这句话，十年来我一直记在心里；十年后的今天，谭
荆生却来为解脱死罪而找上门来，真有点滑稽。十年中，

谭荆生落难过、疯狂过、赚到过许许多多的钱。虽然他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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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也没跟我说起多少具体的金额，但圈内人士告诉过我，

谭荆生是公司的明星，最多的一年赚到过源园园园多万，真
金白银的钞票像冬天的雪，数也数不过来，可他却像什么

事没发生过那般，我的法律顾问真的是“后悔有期”了。

摇摇从内心讲，我真的不想接这案子。毙了就毙了吧，中
国人太多，多毙掉点人渣真的也无所谓。

摇摇这冷雪燕何许人也。半年前的聚会也是应酬性的。
当时在谭荆生的新居，她的举止像是女主人，又不像是女

主人，碍以礼节，我也不好意思过问。如接此案，倒也可

以打听清楚她的底细了。

摇摇在胡思乱想之中，一个瞌睡过后，突然想起来，离家
已一周，股票行情不知怎么样了。

摇摇重新启动电脑，进入钱龙系统，打开 运线图。哇，一
个失败浪，前几天还到处有人在叫：中国股市最强劲的上

攻浪将要展开，这一浪理论上要创出新高。然而，实际走

势却是在指数新高将创未创之时，解套盘、盈利盘倾巢而

出，走出了一个很典型的失败浪，而且最要命的是，成交

量大大地放出！

摇摇放量，意味着什么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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摇摇接待完美国高盛律师事务所的詹姆士·瑞德大律
师，一看表已是圆：缘园。我关照前台秘书，那个冷小姐来
时，猿点整准时接待。
摇摇与美国律师事务所同仁的合作对我来说，实在是太
重要了。双方谈判的内容是关于凌越汽车公司到纽约交

易所上市的项目。承销合同标的金额巨大，且潜在的无

形价值不可估量，双方谈了将近两个小时，甚为合拍，所

以心情比较好。

摇摇还有员园分钟，我看了一下表，站起身活络活络筋骨。
一股春风从窗缝中吹来，顿时耳目清新，一种沁人的爽快

很快感染了我的全身。

摇摇办公室的景观极佳，正面看下去是浦东陆家嘴中央
花园，绿绿的一片，喷泉如涌，但一阵风过，又像一串串珍

珠起舞。从员愿楼眺望，远处的繁华，绝不亚于香港的维
多利亚港湾和美国纽约的曼哈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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摇摇在中央花园左边，黄浦江这条上海的母亲河依然繁
忙。在太阳照射下，波光粼粼的江面，来来往往的船只显

现出一片生机。

摇摇黄浦江见证着大上海新旧社会的变迁。西岸留着殖
民文化的烙印；而东岸的崛起，鳞次栉比的现代化建筑更

折射出改革开放后上海的飞速发展。再往远处眺望，外

白渡桥边上的小楼，愿年前在这儿诞生了上海证券交易
所。当时上海证券界流传这样一个笑话：从北向南朝外

滩走，有两座桥，有一座叫提篮桥，边上有个监狱，进去

的，没有十年八载的，别想出来，那里可能“套牢”人的大

半辈子。再往南走，另一座叫外白渡桥，路过前面提篮桥

“侥幸”没有被套住的，到了这里，十有八九最终还是被

套牢。

摇摇有笑话说如今上海监狱里关的证券从业人员可以组
建成一个证券市场了。有上市公司老总、证券营业部经

理、场内红马夹、股民、交易所工作人员等，也许今后还要

不断地扩容。

摇摇这谭荆生不知将来是否也要关在这儿。噢，想起来
了，谭荆生不是调回公司去了吗。半年前，他还请我们在

“天上人间”酒楼吃饭，不就是一餐告别宴会吗？怎么会

到这一步呢？

摇摇此时，前台秘书已将冷雪燕领了进来。
摇摇她在我硕大的写字台对面坐定之后，好奇心驱使我
仔细盯着她看。她有点不好意思，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。

摇摇职业习惯养成的第六感觉告诉我，她不可能是谭荆
生的老婆。当然，我指的是法律意义上的老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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摇摇冷雪燕瓜子脸上的一副大眼睛，显得楚楚动人。可
以相信，在一堆女人中，男人的眼球扫描到她这副瓜子脸

上的命中率肯定是最高的。

摇摇我与她的谈话是职业性的。
摇摇“今天我只有源园分钟时间接待你，请您简要介绍一
下情况。”我直接切入话题。

摇摇“怎么说呢。”她低着头，似乎陷入了茫然。
摇摇看来只有我问她答了。
摇摇“谭荆生什么时候被抓进去的？”
摇摇“一个月前，刚过完国庆节，上班第一天就进去了。”
摇摇“逮捕了吗？”
摇摇“进去一个星期就逮捕了。”
摇摇“什么罪名？”
摇摇“据说是四个罪名：贪污、受贿、玩忽职守、挪用公
款。”她机械地答道。

摇摇“关在什么地方？”
摇摇“是公司报案的。关在当地看守所。假如关在上海
就好了。”她似乎感觉有点鞭长莫及。

摇摇“为什么案件不在上海管辖？”
摇摇“公司要搞他，事情出在那边。”
摇摇“那为什么不请当地律师？”
摇摇“谭荆生认为当地律师不懂证券；而懂证券的又不
懂法律，即便懂法律的也打不来官司，所以十万火急要我

找您。”

摇摇“冒昧地问一下，你与他是什么关系？”我两眼仍盯
着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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摇摇“⋯⋯”她默默无语，身体轻微地抖了一下，这细微
的动作透露出她内心的不安。这一切没能逃过我的眼

睛。

摇摇“是夫妻吗？”我干脆单刀直入。
摇摇“不是。”她补充了一句：“我指的是，不是法律意义
上的夫妻。”

摇摇“那是什么？朋友？情人？”
摇摇“随便怎样理解。”她倒也落落大方。
摇摇“不能明确关系，那我接受谁的委托？成为谁的代
理人呢？难道受谭荆生情人的委托？”我也跟着笑了起

来。

摇摇“不、不、不。”她随手从时髦的路易·威顿小包中翻
出一张小纸条，“这是看守所里送出来的，说是交给家

属。”

摇摇我一边打开纸条，一边问：“那谭荆生的妻子是谁
呢？”

摇摇“不知道。”回答干脆利落。
摇摇谭荆生的字写在一张香烟包装纸的反面：
摇摇警官先生：根据我国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六条规
定，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法

制措施之日起，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、代理申

诉、控告。我申请聘请上海殷一斌律师为我的律师，请予

以批准。

摇摇谭荆生申请。
摇摇纸的背面是“芙蓉王”牌香烟的标识。
摇摇“第九十六条，记得倒蛮牢的嘛。在里面没事天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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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《刑法》、《刑事诉讼法》了。”

摇摇“是呀，让他关在里面吃吃苦头。”她自言自语地说
道，笑了起来。

摇摇“你还有心思笑啊？如这四个罪名成立，像贪污、受
贿，最高量刑都可判死刑，这一点你要脑子清楚。”

摇摇律师的职业习惯总是往重里讲，结果判得轻了就是
我本事大，就像医生看病一样，先将病人家属吓唬住；其

妙处就如同炒股票低开高走。

摇摇这一说将她的思绪拉回到现实中来了，她感到问题
的严重性。

摇摇沉默一会，她突然想起什么事，纤细的小手又伸向那
个路易·威顿小包，从里面掏出两万元人民币。

摇摇“殷律师，谭荆生从里面带话出来，要不借一切代价
救他。这两万元你先拿着，其他费用再算。”

摇摇我将已推到我跟前的两万元再推回给她。“这个案
子我接下了，但这个钱不能收。我们是有纪律的。按规

定，案件受理费员园园园元。会谈结束后，把钱交到所财务
科去，他们有发票给你至于案件审理中差旅费、住宿费由

你们买单。这个我们可以细谈。”

摇摇“不、不，您不收下这个钱，我心里会不安的，谭荆生
会更不安。”

摇摇“请你相信我的职业道德，既然接下案子，我就会尽
责。”

摇摇“那就当作您在办案中花费开销的预付款。真的，
这样我就心里好受些。”冷雪燕恳求地将钱又推到了我

的面前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